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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的马面裙

□孟菁

儿童节要到了，小女儿幼儿园
要举办一场特别的亲子服装秀，要
求妈妈和孩子一起穿上最有创意的
衣服进行展示。我听说不少妈妈已
经积极准备，有的从网上选购了可
爱的卡通形象服装，有的亲手缝制
了温馨的亲子装，还有的妈妈将旧
衣服改造成了新颖的设计。我苦思
数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与众不
同的创意。

上周日午后，我偶然间瞥见上初
中的大女儿的国画作品渐显雏形，宣
纸上的墨迹未干，散发着淡淡的墨
香。我脑海中灵光一闪，何不利用这
些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纸张，
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马面裙呢？

我将这个想法分享给孩子们
时，大女儿欢呼雀跃，连声称赞这个
创意绝妙。小女儿则眨巴着眼睛，好
奇地问道：“妈妈，马面裙是什么？”

我微笑着给小女儿解释我们国
家的传统服饰马面裙。

看着小女儿似懂非懂的表情，
我随即从网上搜索了大量马面裙的
图片展示给她看，并继续解释道：

“你看这些古代女性，她们穿着这种
裙摆宽大的裙子，不仅行走方便，而
且飘逸动人，宛如翩翩起舞的仙子。
这就是我们东方服饰之美。”小女儿
看后双眼放光，满怀期待地说道：

“妈妈，我也想穿这样美丽的裙子！”
说干就干，我翻箱倒柜找出了

家中的旧窗帘。虽然窗帘已有些年
头，但其质地厚实，而且颜色和图案
都散发着中式韵味，与我想要的马
面裙风格不谋而合。

我参照网上马面裙的样式精心
绘制了图纸，在旧窗帘上进行裁剪。
大女儿挑选了她最得意的书法作
品，将其剪成合适的形状作为装饰。
我们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
起，同时在裙摆处保留了完整的诗
句。这些诗句的意境与裙子的飘逸
之美相得益彰。如此一来，裙子不仅
外观华美，更散发着传统文化气息。
小女儿找来了几幅荷花图，提议做
成裙摆的装饰。这个小小的点缀使
得裙子又添了几分别样的风情。

看着小女儿兴奋地穿上这条马
面裙，在镜子前欢快旋转，我感觉在
舞台上还缺少了些装饰道具。大女
儿灵机一动提议道：“我们可以用剩
下的荷花图制作成折扇来搭配裙
子，这样就能与裙子形成完美的呼
应，打造出一个荷花主题的服装展
示。”好创意！于是我们母女三人齐
心协力制作了两条精美的马面裙和
配套的荷花折扇。

走秀当天，我和小女儿穿着我
们亲手制作的马面裙，手持荷花折
扇，步伐轻盈地走上T台。马面裙随着
我们的步伐轻轻摆动，书法字迹在阳
光下若隐若现，荷花折扇更是为我们
的造型增添了几分雅致。观众们纷纷
为我们的创意和手艺鼓掌喝彩。

展示结束后，我向孩子们介绍
马面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尽管幼
儿园的孩子们可能还不完全理解这
些历史的深沉与文化的博大，但我
深信，在他们的心田，已然播下了一
颗种子。随着他们的成长，这颗种子
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本文作者为某大型民营企业财
务总监，江苏武进作协会员。)

□段春娟

汪曾祺对自己的文字是绝不造次的。他
很在意。他说过作家要时时处处锻炼自己的
语言，哪怕是一封信、一个便条，甚至一个检
查也要写好。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磨语言的
机会。他曾感叹：“鲁迅的书信、日记，都是好
文章。”其实他的书信也很可观。

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
书信卷》，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汪曾祺生
前出版的二十余本自选集，多能从书信中读
出些蛛丝马迹。因每出一书，他都会向亲朋
好友预告，跟出版社的编辑交流，出版后还要
送人，等等。出书前的各种准备，出书过程中
的等待，书出后的欣悦或不满，甚或无奈、遗
憾等诸多情绪，也每每在书信中有所体现。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于1982年2月。
作为北京出版社“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
种，内收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写小说十六篇。
起初汪曾祺对此书的出版并不热衷，是在友
人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一再催促、鼓励
下完成的，然一旦列入出版计划，他还是对
此书很在意。

早在1981年9月28日，他给同乡陆建华的
信中说：“以上诸篇都已收在北京出版社的

《汪曾祺小说》里了。这选集大概十一月即可
出书。零散搜寻，颇为费事，你不如等书出后
一总看吧。”其时陆建华任职于高邮县委宣
传部，正在做汪曾祺研究。

1982年3月27日，他给曲阜师范学院学生
汪家明回信，介绍最初出版的三本书：《邂逅
集》《羊舍的夜晚》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信中说：“81年5月以前的，都已收入北京出
版社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个选集大概
四月可以出版。出版时我大概不在北京(下
月初我将去四川)，如样书寄到，我当嘱家人
寄一本给你。”实情是，写信时书已出版，只
是当时他并未看到。汪家明的毕业论文拟写
汪曾祺，写信向作家本人咨询。汪曾祺夸他

“生气虎虎”，并预祝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
的、有才华的论文”。

不难看出，汪曾祺对新时期的第一本小
说选是充满期待的，也急于向人推介此书。

《晚饭花集》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
二本小说集。1983年9月16日，他致信汪丽纹
(异母妹)、金家渝(妹婿)、汪海珊(异母弟)：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以后，我又写了十八篇
小说，够再编一个集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定
下了。今年十月下旬交稿，明年四月出书。书
名《晚饭花集》。书出，当寄给你们。”《晚饭花
集》实则共收入小说十九篇，最后一篇《金冬
心》，作于1983年10月25日，写此信时尚未写出。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汪曾祺多次跟
人提及这本《晚饭花集》。

而在1985年5月2日致宋爱萍的信和6月5
日致宋志强的信中又都提及，因了“一个荒
唐的错误”，即在封面上把作者的名字印错
了，封面需重印，又得延迟出版。《晚饭花集》
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为1985年3月，看来重印
的只是封面，其他并未动，只是书正式印出
的时间往后拖了两三个月。

从这些信中亦可看出，汪曾祺对《晚饭
花集》的出版怀着热望，盼着它快快面世。

这两本小说集的印数都相当可观，《汪

曾祺短篇小说选》印了21000册，《晚饭花集》
印了47000册。从信中亦可看出，这两本小说
集的出版，汪曾祺是欣喜的、满意的，没出版
之前就跟亲友广而告之，书出后更是送人多
多。他1987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
月，带的就是这两本新出的小说集，书不够送
人的，还写信嘱夫人施松卿，再续寄一些去。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
三本书。这是一本创作谈。从书信中可以看
出，与前两本小说集相较，这本书的出版有
些惨淡。出版周期长，耗时近5年，费了不少
周折，换了数家出版社，印数又极少。这在他
的自选集中应算个异数。

据汪朗(汪曾祺哲嗣)回忆，编这本创作
谈是林斤澜的建议：“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
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
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
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唯独这本《晚
翠文谈》是例外。那是1986年，当时这种文论
集不被人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
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
家的浙江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把书出了。”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致信弘征说：“前
在长沙，出版社约我将谈创作的文章编为一
集……创作谈需在十一月以后动手编。材料
不凑手，可能要拖到明年了。”这应是书信中
首次提及要编创作谈一书，但从中看不出究
竟是哪家出版社约的书稿。弘征为汪曾祺刻
过印，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湖南文艺
出版社总编辑、《芙蓉》杂志主编。

1984年12月19日致信邓友梅：“北京出版
社要出我的创作谈的集子，我想把几篇评论
也收进去。《漫评<烟壶>》在数。这期《文艺
报》我搞丢了，你有没有？如有，望把这一篇
撕下来给我。”正在这封信中，首次提及是北
京出版社对创作谈有了出版意向。

1984年12月24日，他致信朱德熙(语言学
家、西南联大同学)：“我近几月很少写东西，
为《滇池》写了两篇‘昆明忆旧’：《跑警报》与

《昆明的果品》。过了年想把评论集起来，集
名《常谈集》。”此信可看出，创作谈起初曾命
名为《常谈集》。

在1986年8月20日汪曾祺致金家渝的信
中，情况又发生了改变：“前两天编完了我的
一本创作谈和评论的集子，名曰《晚翠文
谈》，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了，大概明年上半
年能出版。”此时，创作谈有了正式名字《晚
翠文谈》，出版方也由北京出版社转至浙江
文艺出版社了。

书稿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大概也非一
帆风顺。林斤澜曾写信给出版社编辑李庆西
从中斡旋：“汪曾祺说，你看了《晚翠文谈》稿
后，给他去信说‘大部分可用’。此事有些意
外。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年近七十，
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原先和温总一起，在我
家说定不作删削。而后由我帮汪编出来，请你
们多所考虑，最好照发，要挑也只能挑出来不
关紧要的个别篇章。‘大部分可用’不妥。”

从1987年4月2日到1988年3月29日，汪曾
祺共有九封信是写给徐正纶的。其时，徐为
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晚翠文谈》
的复审及终审工作。这九封信时间跨度近一
年，主要是与他商量《晚翠文谈》一书具体的
编辑事宜，包括字句的修改、开本、版式、封

面的设计，等等。
1987年4月2日的信中言及具体字句的修

改、篇目的安排，并对开本形式提出建议：
“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如果能用大32
开，最好，题目若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
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现代派，
与文字内容不相合。如用底色，希望不要用
墨绿的。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墨绿
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者的年龄
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交给你们时，夹进我
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那
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

同年5月8日，又有一信致徐正纶：“昨日
得斤澜转来信。所需照片及签名寄上。照片
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上用过。但我手头别
无其他黑白的照片，只好再用一次。签名用
毛笔、钢笔各写了两式，请选用。”汪曾祺积
极配合出版社，提供编辑设计所需相关材
料，从中亦可看出，林斤澜在参与此书的出
版，这与汪朗的回忆文章是相致的。

汪曾祺后来在美国给夫人施松卿写信
(1987年11月24日)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
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
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足见林斤澜在这
本书的出版上是帮了大忙，且分文不取的。

1988年3月29日，有致徐正纶的最后信：
“我想买200本，好送人。请代办下手续。所需
书款，请于稿费中扣除。”信中还说：“看版权
页，印数只有2700，我心里很不安，这本书无
疑将使出版社赔钱。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
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种赔本买卖，深
致敬意。”看到那么少的印数，汪曾祺很无
奈，对出版社也深怀歉意。

《晚翠文谈》封面设计所用正是汪曾祺
的题字，风格淡雅隽永。选文共42篇，分为创
作谈、文学评论、戏曲杂论、民间文学论文四
辑。在《自序》中，他陈述了取名“晚翠”的由
来：“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
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
以后，也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
则晚矣，翠则未必。”对既往的岁月，幽默、自
嘲、慨叹，都有了。

对于书的出版，汪曾祺的标准、眼光都
是极高的。此书出版过程极长，他有足够时
间来精选充实内容，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
书出后两个月，他给时任《山西文学》杂志主
编的李国涛寄去一本，并于5月6日致信给
他：“这本书各篇分量、质量参差不齐，我准
备过些年再攒一点，精选一次。”

实情是，《晚翠文谈》从初版直至汪曾祺
去世的1997年，9年中没有再版，他“准备过些年
再攒一点，精选一次”的愿望生前并未实现。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创作观、创作经验
的集粹，更是先生的夫子之道，是解开其文
学世界的秘钥。时至今日，学界对汪曾祺的解
读、评介多不胜数，然立论多以此为基础。解
读汪曾祺其人其文，这本书是不应错过的。

笔者因爱读汪曾祺，爱屋及乌，也有个
小小的梦想，想拥有部分自选集的初版本。
上旧书网查阅，初版的《晚翠文谈》已卖到二
三百元一本。当年印数极少，如今物以稀为
贵了。这也颇具喜剧色彩，大概汪先生九泉
之下也想不到吧。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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